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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是现实主义文学大省，有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悠久的文学传统。它同燕赵大地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性格密不可分。唐

代诗人韩愈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勇武

任侠，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性格形成于战国末

年，秦汉以降，燕赵之地战乱频仍，移民频繁，胡

汉融合，这一切都使燕赵文化性格得到发展和

深化。它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淀在燕赵人的

心理深层，见诸文学艺术，造就了悲怆高亢、独

树一帜的“燕赵风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河

北新文学如同中国新文学一样，完成了文学的

现代化过渡。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

命、五四运动、三次国内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

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变

革，河北新文学在这些历史的波涛中萌芽、发

展、壮大和繁荣，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地丰富、

拓展着燕赵文化性格的内涵与外延。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作

家们，成为河北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自觉秉

承解放区文学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历史题材和

农村生活题材等创作领域走在全国文坛最前列，

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孙犁、梁斌、徐光耀、刘流、李

英儒、雪克、冯志、李晓明、邢野、张孟良、刘真等

河北老一辈作家将革命激情和文学才情熔铸成

了恢弘的篇章。《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红旗

谱》《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烈火金刚》《野火春

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敌后武工队》《平原枪

声》《狼牙山五壮士》《儿女风尘记》《长长的流水》

等作品相继问世，形成了河北当代文学创作的

“红色经典”高潮。这些作品脍炙人口、历久弥新，

成为河北文坛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时期以

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河北文学又迎来了

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河北作家扎根燕赵沃

土，紧跟时代步伐，助力改革开放，创作出一大

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为人民

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向世人展示了燕

赵文化的独特魅力。

河北新文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

了自己鲜明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艺术特征，集

中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旗帜鲜明的时代主旋律

情结。纵观百年河北文学史，在每一个历史时期，

河北文学无不是紧贴着时代的脉搏，反映时代的

变革，河北作家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用手

中之笔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体察着百姓的生活。

抗战时期，河北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创作

全力表现人民群众抗击日寇、推翻国民党反动政

权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战斗服务”成为战时文

艺的主旋律。十七年间，河北文学继承解放区文

学传统，写重大题材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潮。上世

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文坛出现现代主义热潮，

而河北文学仍然走在自己的现实主义道路上，以

“三贴近”为准则，实实在在写时代，本本分分写

生活。90年代现实主义复兴，河北的“三驾马车”

掀起了一场“现实主义冲击波”，为当代文坛注入

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时代主旋律情结，是贯穿百

年河北文学的显著特征。

二是鲜活生动的典型人物塑造。在百年的

新文学发展历程中，河北作家塑造出了众多栩

栩如生、脍炙人口的典型英雄形象。抗战时期，

冯至先生笔下有“向死而生”的抒情主人公伍子

胥，“擂鼓诗人”田间笔下有意志坚定的“子弟

兵”和“战斗者”，孙犁先生笔下有外柔内刚的水

生媳妇，李满天笔下有爱憎分明的白毛仙姑；十

七年间，《红旗谱》中有侠肝义胆的朱老巩、朱老

忠父子，《小兵张嘎》中有古灵精怪的张嘎子，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有机智勇敢的杨晓东，《烈

火金刚》中有大义凛然的肖飞、史更新、丁尚武，

《狼牙山五壮士》《新儿女英雄传》更是以人物群

像的方式深情讴歌了燕赵大地上的英雄集体；

新时期以来，贾大山笔下的掌柜形象，铁凝笔下

的香雪、司绮纹、尹小跳等女性形象，陈冲笔下

的大学生形象，何申、谈歌、关仁山笔下的改革

者形象，胡学文笔下的乡村农民形象，刘建东笔

下的工厂师傅形象，李浩笔下的父亲形象，张楚

笔下的城镇青年形象等等，都为中国当代文学

长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代表。

三是气息浓郁的地缘文化意识。河北的专

业作家始终秉持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

作理念，见诸作品，常常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

彩。地缘文化意识，对于河北作家而言，既源自于

无意识的恋土怀乡情结，也来自于有意识的现实

主义创作体验，即生活源泉论。梁斌的《红旗谱》

就是以作者的家乡为背景，选取了保定二师学

潮、高蠡暴动等具有典型地方色彩的事件，来反

映农民革命斗争史的。孙犁先生的小说大多写白

洋淀地区，那里是他的第二故乡。贾大山的“梦庄

纪事”“古城系列”，关仁山的“雪莲湾系列”，胡学

文的“坝上乡村系列”，刘建东的“工厂师傅系

列”，张楚的“城镇青年系列”等等，这些作品无一

例外都是以作者的故乡为创作背景的。

四是慷慨悲怆的崇高品格。五四时期和战

争阶段的河北文学便有浓重的悲怆性因素，成

熟期的河北文学，崇高的审美品格也发展成熟。

十七年间，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现象是“红旗谱群

落”和“荷花淀流派”。“红旗谱群落”中的长篇多

为正剧，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悲怆因子。这些作

品塑造的众多傲岸不屈的英雄，其精神实质便是

崇高。“荷花淀派”向来以诗情画意著称，其中亦

隐含着悲怆崇高的质素。《荷花淀》中，水生临别

嘱咐妻子以死抗争、不做俘虏时，“女人流着眼泪

答应了他”。这令人心颤的场面何尝不是一种悲

壮？新时期河北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铁凝，

她的小说或写时代悲剧，或写命运悲剧，或写性

格悲剧，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以及众多的

中短篇都体现着这一特征。“三驾马车”的作品

中，改革者的人生经历也充满着悲怆性，正是在

同悲剧命运的抗争中，显现出大公无私的崇高

精神。因此，悲怆性的崇高感，是河北现实主义

文学的美学品格。

综上所述，时代主旋律情结、典型人物塑

造、地域文化意识，以及悲怆性崇高品格，大体

上构成了河北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最为鲜明的风

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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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文学有非常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还

有一个著名的流派，就是以孙犁为代表的“荷

花淀派”。我想起另一个跟“荷花淀派”齐名的现

实主义文学流派，山西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

蛋派”。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两个著名的文学

流派。这两个流派都是以现实主义风格见长。

但它们的风格不一样，差别很明显。一个

在泥里，一个在水里。“山药蛋派”是长在泥里

的现实主义。“荷花淀派”是长在水里的现实主

义。泥巴和水是作物和植物的根基，因而也是

农耕文明的根基。可见，这两个现实主义流派，

是属于传统农耕文明现实主义流派。跟巴尔扎

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的现代城市文明现实主

义差别很大。泥土（长土豆、红薯、包米等）和水

（长莲藕、菱角、荷花等）具有生长性，跟城市没

有生长性的水泥相比，是情感的。

同样是“农耕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泥

里的现实主义”和“水里的现实主义”差别很

大。赵树理跟孙犁的差别就很大。赵树理的语

言风格跟泥土相似，干燥而坚硬。孙犁的语言

风格跟湖水一样，湿润而柔软。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比喻来讨

论他们的区别，赵树理的语言风格像书法里面的渴笔或枯笔，

更多的时候是干枯硬朗的风格。孙犁的语言风格则像淡墨或者

浓墨，更多显示出湿润柔情的风格。“水里的现实主义”总饱含

着似水柔情，不仅仅是孙犁，其他老一代作家也是如此。比如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还有《播火记》和《烽烟图》等作品。记得少

年时代，一个人躲在屋子里读梁斌的《播火记》，读着读着就哭

起来了。里面那个主人公被日本人抓住挖煤，受尽了折磨。作者

用笔是浓墨重彩，有强烈的抒情性，即使写革命战争题材也是

如此，有柔软的东西和湿润的感觉，不是那种干燥强力的风格。

实际上，老一代作家的创作，除了农耕文明（泥巴和湖水）

的根底之外，还有另一个传统，那就是革命传统，来自陕甘宁和

晋察冀的革命传统，孙犁的《白洋淀纪事》《铁木前传》都带有那

种印记。《铁木前传》跟《三里湾》相比，日常生活细节更为丰富一

些。他写到木匠和铁匠等各种乡村手工业者，写他们“物物交换”

的原初商品意识和交易细节。他们不是那种只是刨地种玉米小麦

的狭义农耕生活，而是在农耕生活基础上的商业交换和贸易，写

手工业，写他们离家出走，到外面世界去游走，到保定、石家庄，甚

至北京和天津。所以，孙犁笔下的农民过的不是狭义的农耕生活，

他笔下的故事形态具有多样性，这些东西在今天越来越重要，这

是现实主义传统里的，我称之为水里面长出来的现实主义而不是

泥里面长出来的现实主义。

另外，河北文学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密切注视历史变迁

和时代主题。老一代作家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故事，那是当

时的主流生活，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大家

都关注的对象。上世纪90年代的一批作家，包括河北的“三驾马

车”，他们关注的是国有企业的处境，这也是当时的重大主题。到

底是让它衰落还是重振雄风？是当时国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三架马车”关注了这一重要事件，所以一下子就进入到我们文学

视野的中心，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主流生活。这种写作也跟此前的

河北文学一样，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密切关注现实。

最近这些年，河北又出现了一批文学新人。比如“河北四

侠”，他们在当代文学版图里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各有各的出道

方式，但又好像“师出无名”似的，这是当今时代的特殊现象。因

为今天的生活太多样化了，太丰富多彩了，太复杂了，不易把

握，尤其是很难找到一个中心话题。那么，是不是有一个更高层

次的观察，能抓住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变化，就成

为考验一代作家的重要问题。时代精神，这是现实主义传统里

面非常重要的东西。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你想象的世界是

什么？这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报告文学在河北有着相当深厚优良

的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冀

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就组织了群众

和干部开展了“冀中一日”报告文学创作

活动。如此壮观的报告文学集体创作活

动，为后来的组织创作开了一个头。这项

报告文学创作活动产生出了优秀的成

果，《冀中一日》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史上

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活的一部标志性

作品。它也成为河北报告文学的一个良

好的开端。从那以后，河北陆续涌现出了

一些创作报告文学的作家和一些写河北

题材报告文学的作家，包括钱刚1985年

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产生了很大的社

会反响。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告

文学在河北崛起，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

家和反响强烈的作品，报告文学在河北

已然成为一种旗帜或者标杆式的创作。

从90年代迄今，河北报告文学逐渐形成

了新的传统，这就是紧密贴近现实书写

改革开放实际弘扬中国精神的传统。

河北报告文学生态和创作氛围优

良，报告文学作者队伍构成合理。老作家

如徐光耀、梅洁，都写过优秀的纪实文

学，中青年作家关仁山、王立新、刘家科、贾兴

安、李春雷、程雪莉、冯小军、高玉昆、徐富敏、黄

军峰等创作活跃，河北报告文学创作队伍比较

整齐，较早成立报告文学艺委会，领风气之先。

河北报告文学呈现出遍地开花、全面繁荣的景

象。

河北报告文学的传统是关注现实，关注当

下，视野开阔，取材广泛。河北作家不只写本省

本地的题材，而是能够放眼全国，涉及国计民生

的重大主题和全局性的课题他们都愿意去关

注，深入到细部，深入到全国各地。如梅洁《大江

北去》《汉水大移民》写南水北调，写湖北丹江口

水库移民，《西部的倾诉》《创世纪情愫》写西部

女性的生存状况、女童教育遇到的困境。一合写

反腐败题材，《黑脸》《红与黑》都产生了很大社

会反响。王立新写了大量关注重大题材的作品，

《安徽大包干》《要吃米找万里》，一直到新世纪

以后，关注科学发展反映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

新典型《曹妃甸》，写《首钢大搬迁》，一直到

2019年推出了《多瑙河的春天》，写“一带一路”

上一个重要的建设成果，这就是河北钢铁集团

收购塞尔维亚钢铁公司这个成功的范例。李春

雷更是这样，他的视野开阔，《宝山》写宝钢，《夜

宿棚花村》写汶川大地震，《木棉花开》写广东省

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县委书记》写全国优秀

县委书记廖俊波，放眼全国，不局限于写河北。

河北报告文学同时注重立足本

土，关注河北人文和区域的发展与变

革。作为河北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对

于故土家园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春雷

不仅写全国各地的题材，还用很大的

笔墨写河北的题材，《山生》写邯郸丛

台区的组织部长，《摇着轮椅上北大》

写邯郸残疾女孩郭晖顽强拼搏最终考

上北大，《赶考》写西柏坡，都是河北本

土的故事和题材。刘家科的《大爱无

疆》写河北衡水“感动中国”人物林秀

贞的故事，关仁山《执政基石》写秦皇

岛的一个村支书李家庚的感人事迹。

写河北时代楷模李保国的则有李春雷

的《大山教授》和贾兴安、高玉昆的《幸

福播撒太行山》。写贾大山的除了李春

雷的《朋友》外，还有李延青、黄军峰的

《常山有个贾大山》。程雪莉《寻找平山

团》追索已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数以

万计的平山人投军抗日报国的悲壮故

事。可见，对于本土题材尤其是本土独

特题材，河北作家是非常注重的，也用

了很大的精力去开掘和创作。

河北报告文学注重弘扬社会主流

价值观，传递时代正能量，表达时代精神和民族

精神。报告文学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也是时代

和社会的良心，河北报告文学作家大多有着坚

定的理想信念，用优秀的作品彰显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用感人的故事去影响人、感

召人，通过作品去传递正能量，呼唤构建一个民

族的理想信念，塑造读者的灵魂。最为突出的典

型是李春雷。他的每部作品都在传递正能量，他

特别擅长挖掘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和

精神力量。王立新写的那些主旋律作品，都是在

弘扬民族精神，《多瑙河的春天》则是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即便是写社会问题或者写灾难的报

告文学，像关仁山写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大地

震到汶川大地震，所要表现的也是在这样的大

灾难面前，党和政府的作为和应对，表现的是一

种时代的进步。傅剑仁写的《上访》反映的是社

会上访现象，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其出发点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弘扬正能量，传递主流

的价值观。

河北报告文学的优良传统，从《冀中一日》

开始，并由其开创。河北报告文学关注现实，贴

近生活，为时代而歌，为时代书写，弘扬民族精

神，这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河北报告

文学有着良好的生态，又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创

作队伍，更拥有深厚的优良的传统根基，相信河

北报告文学一定能够不断推出更多精品佳作。

河北，自古以来就是京畿重地，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经世济民的儒家文化、

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改革开放的建设实践，为河北文学创作提供了具有传统精

神、革命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创作资源，使河北文学呈现出传承有序、朴实浓郁的

现实主义特色。

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力作几乎都出自河北。最早

是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梁斌的《红旗谱》，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

的《风云初记》，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

的青春》，刘流的《烈火金钢》，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等等，成为新中国

最早记录革命实践的优秀作品。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文学呈

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文学创作呈现井喷态势。以贾大山、铁凝、陈冲等为代表

的一批作家在全国文坛产生影响。上世纪90年代左右，以何申、谈歌、关仁山为

主要创作主体的河北“三驾马车”跃出文坛，呈现出鲜活、有力的现实主义精神。

他们的小说更加贴近时代、直面社会现实，用文学作品关注国有企业与乡镇的困

境，表现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引起文坛关注。何申有《大厂》《年前年后》

《穷县》《乡镇干部》等名篇，作品幽默、犀利而深刻。谈歌是最早敏锐触及国企改

革的作家，写了一系列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关仁山写于1995年的《大雪无乡》，

是较早触及中国乡镇企业改革的作品，敏锐地把握了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同时

代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如何玉茹、阿宁、曹明霞等。2000年以

后，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等作家越来越引起文坛关注，他们的作品呈现出

更加丰富的创作样貌，都立足于各自的生活场域，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质，更多地

尝试用新的创作手法来书写现实。

从这个脉络上能清晰看到河北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特质和艺术追求，各时代

作家都以不同角度和方式密切关注现实、记录社会的发展、记录人们的生活实践。

这些作家关注的不是私人生活的风花雪月和儿女情长，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关于

国家、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大事。他们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的小事入手，从个体命运

轨迹入手，用丰富的生活细节、丰满的情感、典型的事例来反映中国经历的各个时

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北文学呈现出博大广阔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丰厚传统。

但是，我们在认同收获的同时更要面对新的挑战。新时代的深化改革使河北站

在了整个中国发展的前沿，京津冀一体化、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历史改革和社会建

设的中心，都在广阔的燕赵大地上开始进行。如何反映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建设图景，

讲述京畿重地文脉传承中的动人故事，将是河北文学、河北作家必须承担起的时代

重任。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站在丰厚的文化传统继承的道路上，他们应该向何处

去，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创造出新的现实主义高峰之作，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首先，坚持文学作品关注时代发展的核心精神。在作品中试图把握时代脉

搏、思考时代特性、抓住时代核心，应是现实主义文学最基本的任务和要求。一部

作品的大与小，其重要因素就是对时代生活的反映与反思，是否有社会意义、有

时代价值、有时代感。回望那些已成经典的文学精品，他们之所以成功，都是在某

一方面把握了时代主题、抓住了社会生活的核心。再者，整体梳理燕赵大地独特

的文化根脉，从丰厚的人文传承中集聚营养和力量，探寻这方水土上独特生活和

人物性格的深层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白鹿原》《笨花》都是在深厚的传统文

化中呈现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代表性作品。对于新时代的

作家，更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更宏阔的视野，梳理传统文化，写作新的经

典。第三，文学创作要回到生活、回到人物、回到情感本身，才能真正产生艺术感

染力。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学概念的定义就是，现实主义就是要用“真实的细节

来塑造典型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生活就是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典型

人物就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核心人物，真实的生活细节就是作家要有丰富的生活

经验，写出来的事才能真实可信、写出的人才能温暖可知。第四，要力争在作品中

展示作家对生活的感悟和感知，即作家对社会的观察、对生活的理解，在日常生活

中发现不同寻常的况味，对生活整体性有某种程度的体现。这样，一部作品就会显

出深刻、不俗的气质。当下的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更高，需要创作出的作品在已

知或熟悉生活图景中，提供更深睿、更超越的维度。这是“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的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总之，时代发展在社会生活、人的精神、命运际遇等方面催发巨大的变化，同

为身处其中的作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源泉，这不仅是河北作家面对的机遇和挑

战，更是当代中国所有作家所面对的共同使命。

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孔令燕

直面并穿透现实景观是诗人进行诗歌创

作的基本动力，但它强大的渗透性和分裂性，

又往往使诗人的书写成为一种艰苦的抗争。

对于很多诗人来说，要命的问题是经验的丰富

往往阻碍了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时代真

相的认知。诗人如果没有找到个人洞穿“当

下”的有效路径，再多的生活经验都无法转化

成有效的现实感。

在此状况下，诗歌的历史记忆就成为重要

的可资借鉴的资源。就河北诗歌来说，新时期

以来乡土诗歌的成熟使得诗人获得了较为清

晰和稳固的历史意识。姚振函、刘小放、张学

梦等诗人的作品中，主体性的建立有赖于深厚

的乡土生活经验。他们很容易找到自己和历

史总体性的关联。即使面对碎片式的当下生

活，这一诗歌写作方式也往往会呈现自身的稳

定性与清晰性。在郁葱、刘向东等持续创作的

诗人笔下，燕赵大地具有代表性的自然风物、

人文景观，与大气恢弘的历史意识紧密结合在

一起，显示了诗人和大历史进行对话的不懈努

力。这种乡土记忆在大解的诗歌中为以自然

万物为底色，生发出一种本质性力量，诗人以

个人体验色彩的心灵风景融传统和当下于一

炉。韩文戈的诗歌则有一种洞彻后的清醒，对

诗歌地理学意义上的岩村的持续勘探极具个

人文化色彩。富于质感的意象和丰盈的细节，

展示出一种挽歌与悲悯相交织的精神气质。

乡土写作的优良传统，如何进一步开掘和

转化，是当下河北诗歌写作的一个难题。强调

乡土记忆绝不意味着考古式的猎奇和赏玩式

的游览，也并非局限于地貌和风物的展示命

名，而是依托历史和文化神髓进行创造性转

化。很多中坚诗人也意识到这点，进行了不少

有益探索。近些年一个明显的倾向是诗人仍

然把乡土视为精神与梦想的依据，有意识在诗

歌中强化了地方性经验。东篱的《唐山记》试

图以一种略显执拗的现代意识整合乡土日常

经验，北野的《燕山上》在地理风物与个人灵魂

的关联点持续勘探，李洁夫的《平原里》把物象

与心象强行扭结压制到个人化的抒情中，宋峻

梁的《众生与我》找到了琐碎的俗世场景和静

穆深远的悲悯情怀的结合点，石英杰的《易水

辞》在周遭生活与历史文化的对视中构筑自己

的诗歌空间，白庆国的《微甜》以个体澄明的生

命经验去对接历史的秘密，在清贫与梦想的对

话中呈现出乡土经验的复杂性。

把乡土经验转化为地方性知识的诗歌探

索，普遍存在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中。诗

人们在对地方性知识的持续挖掘中逐步形成

了个人化的诗歌表达。他们的诗歌文本是自

洽的，对应着各自的生命经验。不过从诗歌史

来看，这些诗人的历史面目仍然有着不清晰的

一面。面对诗歌的乡土传统，当下诗人需要解

决的是日常经验和诗歌经验的关系问题。在

很多呈现乡土记忆的诗歌中，鲜活的体验往往

被庸常化的情感价值抽象掉。并不是诗人在

写作中发明的自身的“乡土”不重要，而是那些

真实的日常经验并没有被诗人转化为有效的

诗歌经验，这样，日常生活中偶然的、碎片化的

经验无法对接有效的历史意识。在严格的诗

学意义上，这样的经验就不是经验，而是生活

现象的杂乱堆砌。

对当下经验的有效处理往往需要借助一

个文化他者，如同一个人只有通过镜子才能看

清自己的面目一样。诗人大多是从某个文化

远方重新进入当下。一些河北诗人已经注意

的这一问题。晴朗李寒在俄罗斯诗歌视镜中

映照当下，将乡土经验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文

本空间，在大地的苦难与天空的虚无之间构建

一种现代性张力。见君的诗歌从现代性视野

中词与物的关系入手，在存在的尴尬和隐秘的

自我之间保持了罕见的平衡。孟醒石以对寓

言性的探求深入日常景观的描摹和个体经验

的呈现。在对日常生活的重构过程中，既能在

现实和梦想之间穿行，又有一种对本真的存在

可能性的探求。这种乡土记忆往往超越了具

体生活场景，具有了某种深切的历史感。女诗

人对乡土记忆的开掘更多依赖感性直觉的穿

透力，她们笔下的身体与乡土往往有一种互为

指涉的隐喻关系。唐小米诗歌中的自然风物

明显是身体化的，或者说身体和风景在她的诗

歌中是互相打开，互相发现的。青小衣将看似

平常的事物放在自己的心底细细打磨，让其透

出一层独特的女性个体生命的光亮。李南的

诗歌展开了乡土记忆与美学内涵的关系探索，

呈示出时代的创痛和历史的真相，于波澜不惊

中指向生活经验与生命伦理的内在纠结。

诗歌的现实感取决于支撑诗人的一整套

认识观念。当下生活的鲜活性和复杂性往往

超乎想象，给诗人们带来巨大挑战。河北诗人

尽管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如何在各自的探索

中形成一种历史合力，把有深厚传统的现实主

义精神在今天发扬光大，仍然是无法回避的时

代课题。

乡土记忆与现实感乡土记忆与现实感
——河北诗歌片论 □李建周

河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与新时代写作河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与新时代写作


